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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田野考古调查、 发掘的简报或报告，

主要侧重于近十几年来，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中的收

获与成果， 共计 ３３篇。 内容囊括了上至距今 ８０００年前的兴隆洼文化， 下

迄辽、 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和历史遗迹。 第二部分酌情选编了 ９篇学术研究

文章， 其中多数与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相关。 文集大部分资料为首次发

表， 部分转载资料系近年来赤峰、 通辽地区配合基建发掘的重要遗存， 征

得作者同意收入本集。 文集的编纂对于深入揭示内蒙古东部地区丰富的史

前及历史文化资源， 构建完整的历史框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书可供考古、 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人员阅读、 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畅第 ４ 辑， 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专集 ／吉平主编；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畅—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０３-０３７２９１-８

　Ⅰ畅①内⋯　Ⅱ畅①吉⋯②内⋯　Ⅲ畅①文物 －考古 －内蒙古 －文集

Ⅳ畅①Ｋ８７２畅２６-５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２６７号

责任编辑： 雷　英　柴丽丽 ／责任校对： 刘小梅　包志虹

责任印制： 赵德静 ／封面设计： 美光设计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１６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７１７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ｃｏｍ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第　一　版　　　开本： ８８９ ×１１９４　１／１６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４２ １／２　插页： ２３

字数： １ ２００ ０００

定价： 350畅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枠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吉　平
副主编： 王仁旺　武　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仁旺　吉　平　江　岩　孙文刚　李　宁

李　权　李树国　邱国斌　张文平　阿如娜
陈永志　武　成　岳够明　赵国栋　胡春柏
胡晓农　曹建恩



序　　一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们伟大祖国的正北方， 是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的摇篮之一， 在

这片多彩广袤的土地上， 数千年来， 我国北方民族在这里聚集、 繁衍和生息， 创造过辉煌灿烂
的文化， 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富饶辽阔的内蒙古， 土地面积 １１８畅３万平方公里， 地跨东北、 华北、 西北， 北部与俄罗斯、

蒙古国有 ４０００多公里的边境线。 区域内地貌复杂多样， 高原、 山地、 丘陵、 平原、 沙漠戈壁纵
横交错。 所处地域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 但复杂的地貌环境， 显著的气候差异， 使内蒙古成为
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碰撞、 交替和融合的一个特殊地理纽带， 这决定了这一地域的古代文
明既有复杂多样的文化面貌， 又传承了鲜明生动的内在个性， 在悠久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画卷
中曾经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内蒙古是一个文物资源的富集区， 数十万年前的大窑石器制造厂以及数万年前的河套人和

古生物化石已然闻名遐迩。 近万年以来， 从巍峨的燕山南北， 到郁郁葱葱的大兴安岭南麓， 西
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繁育生成的红山诸文化举世瞩目。 雄伟的大青山脚下， 黄河两岸的黄土
高原上， 生息着中原文明仰韶文化的嫡亲外戚。 进入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群， 以赤峰二

道井子遗址的发现为代表， 素有 “东方的庞贝古城” 之称。 先后活跃在蒙古高原上的还有山
戎、 林胡、 楼烦、 东胡、 匈奴、 乌桓、 鲜卑、 柔然、 突厥、 契丹、 女真、 蒙古等， 他们有些甚
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力机关， 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同时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并

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格局的形成， 内蒙古自

治区的经济建设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作为经济建设高速增长基础的基
础设施建设， 譬如公路、 铁路、 水利、 电力以及矿山煤田等建设项目， 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立项开工， 我区的文物考古事业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
摆在我们面前的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 对于文物工作者而言， 这既
是机遇， 又是挑战， 在生产建设中如何保护好祖国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 科学有效地进行考古
研究， 已经成为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 在多年的田野考古实践中， 国家适时地
提出 “重点保护、 重点发掘， 既对生产有利， 又对保护有利” 的方针和政策， 经过文物工作者
们的共同努力， 实践中紧密地结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以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有效开
发， 合理利用” 的原则， 在配合一些国家基本建设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例如在配合三峡水库、 南水北调等国家级大型基本建设项目中， 工程建设和文物保护工



作均获得了成功。
６０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是弹指一挥间， 但在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上却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 内蒙古的经济建设步入了一个快速、 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在配
合国家基本建设项目中， 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 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例如继丰准铁路、
集通铁路、 托克托电厂、 １１０国道和万家寨水利枢纽等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之后， 相继又配合了
尼尔基水利枢纽、 省际大通道及其支线、 赤通高速公路、 赤大白铁路、 三座店水库、 赤大高速
公路、 巴新铁路、 大广高速公路等多项大型国家基本建设工程， 这也为我们抢救和保护大批珍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契机和物质保障。 与此同时， 在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对立统
一的领域中， 我们本着互让互利、 协调一致的原则， 经过双方共同的努力， 终于开辟了一条双
赢的成功之路。
这部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枠 （第四辑） 的编辑出版， 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近

十年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中文物考古成就的又一部力作， 是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兢兢业业、 辛勤
劳作的结晶。 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考古资料进行了研究和消化， 撰写论文和报告， 并在此结
集出版， 这一学术研究成果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文物考古工作中无疑将起到锦上添花的积极
作用。
图文并茂， 各有新创， 累累叠叠数十篇章。 近年来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在这部文集里留

下了一些轨迹。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７和 ２００４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先后出版了 枟内蒙古文
物考古文集枠 第一辑至第三辑， 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当时自治区文物考古战线上取得的丰硕成果。
今天的发展又需要一部新的能够反映近年来自治区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并适应当前要求的专业性

文物考古文集。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的这部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枠
（第四辑） 应当说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
展示北方民族的历史全貌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还需要我们孜孜

不倦地追求， 去探寻璀璨的人类历史， 去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
内蒙古的考古工作者们， 人们忘不了你们孤灯下的奋笔疾书， 也忘不了你们烈日下的挥汗

如雨， 正因为你们忘我的奋斗和辛勤的努力， 才铸就了今天的辉煌。
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付出与努力！
祝贺你们即将迎来的六十年华诞！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

　

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２０日

·ⅱ·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四辑）



序　　二

内蒙古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她拥有悠久的历史、 丰富的物产和灿烂的文

化。 自古以来， 这里就是北方民族栖息的 “富饶乐土”， 同时， 这片土地还是中华民族的先民
们最早生息和繁衍的沃土之一。
地形狭长的内蒙古自治区， 从东到西 ４０００多公里， 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孕育过数十万年前

的大窑人、 河套人。 在进入史前文明阶段， 东部地区的西拉木伦河、 老哈河流域繁育了举世闻
名的红山诸文化， 并在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和早期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
时， 流经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两岸， 也深深地印刻着中原文明仰韶文化的烙印。 这两个系统的
史前文化， 一个在东北， 一个在中南部， 它们在各自的区域内同步发展并相互渗透、 相互影响，
最终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伴随着文明的曙光， 夏家店文化承接了红
山文化的衣钵， 继续传承着北方民族彰显强势的文化特质。 而深厚壮阔的黄河两岸， 部分龙山
文化的先民顺理成章地成为仰韶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数千处史前遗址的发现， 昭示
了内蒙古地区多彩多姿的史前文化面貌， 使其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着重
要的地位。 夏商之际， 随着北方地区气候的变冷干燥， 游牧业逐步兴起， 伴随着狩猎民族和草

原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 北方草原的青铜文明也随之而来。 有史记载以来， 东胡、 匈奴、 鲜
卑、 柔然、 突厥、 契丹、 女真、 蒙古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先后兴起。 他们走出兴安岭， 跨越草原
大漠， 入主中原， 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枠 （第四辑） 是以近年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为主
要内容， 兼收了部分相关的科研成果， 可以说是内蒙古近年来配合基本建设中文物考古工作的
最新成果。 它既是一份丰厚的礼物， 献给即将到来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六十年华诞，
同时也是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多年来辛勤劳动的结晶。 这部文集汇集刊发的报告、 简报均
是这几年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掘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文中涉及的小乌力吉
山遗址， 是目前所知红山诸文化中最早的石器制造场， 二道窝铺遗址、 老牛槽沟遗址是近年来
极少见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 其发掘收获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研究内容。
尤其是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现与发掘， 填补了辽西区与松嫩平原之间的科尔沁沙地
上长期没有发现史前文化的巨大空白，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发现。 赤峰
哈拉海沟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 将小河沿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夏家店下层文化
以三座店石砌山城、 陈家营子聚落遗址与被称为 “东方的庞贝古城” 的二道井子聚落遗址为代
表， 其重要意义和社会影响力已被广泛认同。 扎鲁特旗两处鲜卑遗存的发现以及敖汉旗西粉房



遗址的发掘， 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东汉时期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生活及其迁徙轨迹， 提
供了切实的线索。 规模不大但为数不少的辽、 金、 元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的揭露与清理， 给我
们展示了一幅幅草原民族形象的生活照。 绵延数千公里的金代界壕， 以及星罗棋布的金代边堡，
映衬了金戈铁马狼烟四起的年代里， 为这些恢弘的建筑曾经付出血汗的劳动人民。 尼尔基金代
边堡的全面清理与发掘， 国内尚属首次， 为了解当时金人戍边屯垦的情形展示了真切的景象，
也为我们日后进一步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有效的经验。 这些材料的科学发布， 对以后我区的
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良好的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即将迎来六十周年华诞， 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 当为六十年

大庆献上的一份厚礼， 有着现实而特殊的意义。 同时， 也标志着自治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
考古研究工作的逐渐成熟与提高。
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历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改革开放

和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沐浴下， 经历了初创和发展， 目前正在走向成熟与辉煌。
本文集的正式出版， 是我区文物考古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弘扬我区悠久的历史文化，

加强各民族团结， 建设富裕和谐的内蒙古自治区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本文集出版之际，
谨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向各位专家学者和为此书编辑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科学出版社文物

考古分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局长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１日

·ⅳ·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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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部地区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新发现

吉　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格局的形成，
自治区的经济建设以空前的规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作为经济发展快速增长基石和保障
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公路、 铁路、 水利、 电力以及矿山煤田等建设项目， 在辽阔的内蒙古大地
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立项开工建设。 面对如此密集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的广大
文物考古工作者， 在最近的二十几年田野考古实践中， 紧密地结合经济建设工作， 始终以配合
基本建设为中心， 坚持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开发， 有效利用” 的文物工作方针。 在每
一处沸腾的建设工地上都活跃着一支辛勤的考古工作队伍， 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
不断地书写一个个抢救人类文化遗产的动人事迹。
内蒙古东部地区， 行政上包括海拉尔市、 兴安盟、 通辽市和赤峰市， 总面积五十多万平方

公里。 在这一地域内， 其总的地貌环境是： 南怀燕山山脉 （七老图山、 努鲁尔虎山）， 北含大
兴安岭， 西抵蒙古高原， 东、 东南为丘陵沙坨草甸景观， 并呈扇形敞开， 连接着松嫩平原。 赤
峰市和通辽市南部属辽河流域水系， 通辽市北部、 兴安盟及海拉尔市东部属嫩江流域水系， 海
拉尔市西部属额尔古纳河水系， 大兴安岭呈东北—西南向横亘其中。 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
这一地域内就有人类活动， 在以后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这里的人类活动都曾起到过
积极而且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 对这一地区人类物质文化遗存的保护与研究， 历来受到各界
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

一、 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现

配合基本建设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是伴随着自治区文物考古事业的逐步壮大而发展起来
的。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８年， 为了配合平 （泉） —双 （井） 公路建设而开展的野外考古发掘工作， 揭开
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东部地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 其中的林西县白音长汗史
前聚落文化遗址［１］ 、 宁城县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２］和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夏家店上层

文化遗址［３］的发掘及其成果的取得， 是配合这条贯穿赤峰南北的公路建设获得的首批成果。 这
批成果的及时公布很快对当地史前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接下来的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 为配合集 （宁） —通 （辽） 铁路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
多个田野考古工作队， 对沿线的十余处文化遗存进行了全面的抢救性发掘工作， 其中以巴林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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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４］ 、 林西县水泉史前文化遗址［５］ 、 克什克腾旗南台子史前文化遗址［６］ 、

巴林右旗塔布敖包史前文化遗址［７］的清理与发掘最具代表性。 这几处重要遗存的发现及其资料
的及时发布， 对于推动这一地区， 尤其是西拉木伦河以北史前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确
立与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这一地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因此受到了考古
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年， 在配合海拉尔市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中， 先后
对金代界壕墙体［８］ 、 金代界壕边堡［９］以及黑龙江清代将军墓地［１０］等遗存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

掘， 这是首次对金代界壕及其附属建筑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 其结果收获了一批十分罕见
的考古材料。 这一田野考古工作， 对当地文物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与认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嗣后，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年， 一系列的大型基本建设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如赤 （峰） —通 （辽） 高速
公路、 赤 （峰） —大 （板） 高速公路、 赤 （峰） —大 （板） —白 （音花） 铁路、 赤峰市松山
区三座店水库、 赤 （峰） —朝 （阳） 高速公路、 巴 （彦乌拉） —新 （邱） 铁路、 ３０４ 国道的扩
建工程以及集 （宁） —通 （辽） 铁路、 通 （辽） —霍 （林河） 铁路的改扩建工程等陆续开工
建设， 自治区东部地区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全面展开， 田野工作任
务异常艰巨。 面对这样大量的文化遗存急需抢救发掘， 在时间紧迫、 技术人员极度匮乏等多种
不利因素的影响下， 前线的考古工作组织者们及时与上级机关和文物部门取得联系， 进行有效
的沟通和协商，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最终在各级领导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通力合
作下， 联络到各盟市文博单位和友邻大学、 学院等教学、 科研单位， 相继组成了由内蒙古自治
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统一领导和协调下的十多支考古工作队，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 历经 ５ 年多的
艰苦努力后， 最终如期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发掘任务， 既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基础工程建设， 又有
效地抢救了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更主要的是收获了极其丰厚的田野考古资料， 为将来的研究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巨大的收获是艰苦卓绝努力的最好回报。 内蒙古东部地区近些年来配
合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累计发掘遗址点 （包括墓地） 近 ４０余处， 野外考古工作量之大、 涉及面之
广、 收获成果之丰硕前所未有。 这里亦不乏极具价值的重大发现， 譬如引起巨大轰动的 “赤峰

市二道井子遗址”［１１］ ， 就是在配合赤 （峰） —朝 （阳） 高速公路建设期间发现并收获的， 该项
目的揭示与发掘甚至被圈内誉为 “东方的小庞贝城”， ２００９ 年高票当选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这一发现不但是赤 （峰） —朝 （阳） 高速公路建设期间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发现， 也是内
蒙古东部地区整个配合基本建设中最有价值的考古新发现。 再如通辽市扎鲁特旗 “南宝力皋吐
新石器时代墓地”［１２］ ， 是调查国家输变电设施建设过程中发现并抢救发掘的； ２００７ 年被 “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 选入当年六大考古新发现， 并入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终评；
获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度中国田野考古三等奖”， 其学术影响在整个东北甚至东北亚地区史前考古
学文化的研究中都将是深远的。 此外， 赤峰市元宝山配合煤田改造过程中发现并发掘的 “哈啦
海沟新石器时代墓地”［１３］ ， 是继赤峰市翁牛特旗大南沟新石器时代墓地［１４］之后， 小河沿文化发

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内涵极为丰富的大型墓地， 其学术意义极为重要。 与此同时， “赤峰市松山区
三座店遗址”［１５］是在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水库建设期间配合发掘的， 其发掘收获在夏家店下层
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 ２００６年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 选入当年六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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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新发现， 并入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终评。 “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遗址” 与 “赤峰市
二道井子遗址” 一道被认为是近年夏家店下层考古学文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发现， 在
这一研究领域内将发挥其重要的标识性作用。 这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 无论是在学科领域内的
研究价值， 还是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其重要性都将是深刻而巨大的。 此外， 学科内具有重要研
究价值的考古新发现， 也将成为东北地区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如赤峰市翁牛特

旗发现的小乌力吉山遗址［１６］ 、 二道窝铺遗址［１７］ 、 老牛槽沟遗址［１８］ ， 敖汉旗的西粉房遗址［１９］ ，

松山区的陈家营遗址［２０］ 、 上机房营子石城遗址［２１］ 、 康家湾遗址［２２］ ， 通辽市奈曼旗的小东沟遗

址， 科左后旗的伊和浩坦遗址［２３］ ， 扎鲁特旗的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２４］等重要的考古发现与发掘

都是来自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 它们有的发现于工厂、 煤田、 开发区的建设工地， 也
有的出自大型水库、 电厂的建设工地， 但最多的还是来自公路、 铁路的建设工程中。

二、 发掘的收获及其意义

以上列举的部分大规模考古发掘项目， 是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部地区

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时期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及其丰厚的收获， 极大
地丰富了内蒙古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内涵， 对于促进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对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从史前时期直到辽、 金、 元， 甚至明、 清阶段的历
史发展变迁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有材料表明， 内蒙古东部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是清楚的， 相继的有兴隆洼文

化、 赵宝沟文化、 红山文化、 富河文化以及小河沿文化。 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有夏家店下层
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 上述系列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命名， 多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的事情，
而且都比较均匀地分布在辽西地区。 至于广大的科尔沁地区， 呼伦贝尔南部地区， 传统上曾留
着一些史前文化受辽西文化影响的旧认识。 随着近年来一系列配合基建考古的新发现， 过去一
些旧有的认识正在逐渐得到更新和重新认识， 有些新的观点和认识正在建立起来。
战国以后， 直到后来的元、 明、 清， 包括期间东北地区的东胡、 乌桓、 鲜卑、 契丹等的活

动轨迹和文化面貌， 始终忽隐忽现地在内蒙古东部地区零星浮现， 他们的发生、 发展和演化轨
迹， 一直是人们探寻和关注的焦点。 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新发现中， 或许已经给我们带来了
一些新的启发和认识， 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段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
内蒙古东部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家熟悉的兴隆洼文化， 它的分布范围西起洵河， 东至医巫闾山， 北抵乌尔吉木

伦河， 南到渤海北岸。 在这广阔的区域内， 各地兴隆洼文化的面貌不尽一致。 资料显示， 兴隆
洼文化约可划分为三期， 三期基本上代表了兴隆洼文化所经历的主要时间段。 其中敖汉旗兴隆
洼遗址的年代与黄河流域老官台文化相当， 为距今约 ８０００年前的人类遗存。 兴隆洼文化晚期应
在老官台文化到半坡文化之间， 即距今 ７０００年前后。 翁牛特旗杖房川河遗址是含有兴隆洼文化
晚期遗存的遗址。 杖房川北山遗址， 地势高阔， 依采集的陶器看， 均为手制夹砂陶， 不见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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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且数量极少， 仅见夹砂筒形罐。 如 Ａ型筒形罐与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 ＡＦ３１②∶３Ｂｂ 型相
似； Ｂ型筒形罐与白音长汗二期乙类 ＡＦ３２①∶４Ｂａ型相仿。 其中 Ｃ型之字纹陶片与白音长汗二期
乙类 Ａ型勾连纹 （ＢＦ７７③∶３） 相同。 其石器均为打制， 有少量磨制石器和细石器。 加工方法有
双面打击法和单面单向打击法， 制作技术比较原始粗笨， 器体多粗大。 Ａ 型、 Ｃ 型斧制作较规
整， 与白音长汗二期乙类的石斧形制如出一辙。 这处遗址从采集到的陶片及石器特征看， 所反
映的文化面貌和性质当与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相当， 为兴隆洼文化的晚期阶段。
这一阶段还有一种文化， 是以素面夹砂陶筒形罐为代表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林西县锅撑子

山和巴林右旗福山地都有过发现， 这类文化的陶器， 陶土未经淘洗， 不加羼合料， 火候较低，
目前所知器类只有筒形罐， 器壁或直或略有弧度， 外表均素面。 这种文化分布范围不十分清楚，
其年代应与兴隆洼文化大致相当。 小乌力吉山遗址采集的打制石器、 细石器丰富， 磨制石器极
少， 陶器特征与上述陶器特征接近。
小乌力吉山遗址的石器与赤峰市林西县沙窝子遗址也有一定的共性， 与赤峰市敖汉旗小山

遗址、 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遗物均有一些相近之处， 如石核、 砍砸器、 石叶等。 采集的
陶器残片厚重粗糙， 未经淘洗， 呈黄褐色， 夹有大量粗细不均的沙砾， 表面纹样目前尚无可比
材料， 为随意刻画， 呈大方格形， 口沿下较宽的厚突棱呈扁方形， 与兴隆洼文化筒形罐的厚带
突起有所不同， 厚宽带平面上的斜线刻划纹较兴隆洼文化显得更为简略。 遗址发现的石磨盘、
石磨棒极少， 陶器残片仅见寥寥数块， 这些均与上述几个史前文化有所不同， 经分析认为， 它
们的文化性质是不同的， 但年代应该与兴隆洼文化早段相同， 或略早一些。 近期在林西县又发
现了一种全新的史前遗存， 这类遗存暂时被称为 “西梁遗存”， 其年代约在距今 ７０００ 年以上，
就其整体文化面貌而言， 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第二阶段遗存可分为西拉木伦河以南和以北两部分。 西拉木伦河以南发现三种考古学文化，

一是渤海北岸到西拉木伦河之间的赵宝沟文化， 二是努鲁儿虎山以北到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红山
文化早段 （包括一、 二两期）。 它们的起止时间约当老官台文化到半坡文化晚期。 西拉木伦河
北面， 到了后来， 在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富河文化， 这是西拉木伦河以北的第三种
文化。
第三阶段是存在于辽西区的红山文化中晚段 （第三期）。 本阶段红山文化如赤峰的西水泉

遗址［２５］ 、 蜘蛛山遗址［２６］ ， 还有近年来发掘的二道窝铺遗址［２７］ 、 老牛槽沟遗址［２８］ 、 下山湾遗

址［２９］等， 是这一时期发现的主要遗存。 本阶段红山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大体同时， 约为距今 ６０００

年左右。 二道窝铺遗址是配合赤 （峰） —大 （板） 高速公路时发现的一处重要遗址， 其主要器
物组合有钵、 罐、 盆、 壶、 瓮、 斜口器等， 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遗存中主要的器物类型。 陶系
以夹砂褐陶为主， 占 ６２畅０４％， 泥质褐陶占 １８畅３２％， 泥质红陶占 １２畅８３％， 夹砂红陶占 ２畅６２％，
夹砂黑陶占 １畅８３％， 泥质黄陶占 １畅３１％， 泥质黑陶数量最少， 仅占 １畅０５％。 制法皆为手制， 夹
砂陶往往在胎的内外壁涂抹薄泥层， 部分内外壁压抹平整光滑； 部分仅内壁压磨平整光滑， 而
外壁比较粗糙， 凹凸不平。 泥质陶表面及内壁也经压磨， 一般都平整光滑， 制作规整， 陶器表
面大多经磨光， 内壁也经压磨或用工具刮抹过。 陶胎有夹砂和泥质两种， 以夹砂胎为主， 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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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次之。 夹砂胎砂粒较大， 陶器内壁大部分均抹泥。 泥质陶胎质细腻， 均经淘洗， 一般不含杂
质， 烧制火候较高， 尤以口沿呈灰红色、 腹底灰色的钵较典型。 夹砂陶颜色多不纯正， 器表以
褐色为主， 有少量红色和黑色。 泥质陶颜色均匀一致， 多数是褐色， 其次是红色， 黑色和黄色
数量最少。 纹饰种类有之字纹、 划纹、 附加堆纹、 乳钉文、 指甲纹、 凹弦纹、 涡纹、 编织纹等。
夹砂陶器表面遍施纹饰， 一般在口沿下施指甲纹、 乳钉纹、 涡纹等， 腹部纹饰为之字纹、 划纹
等， 底部见有席纹 （编织纹）， 纹痕深而清晰。 压印之字纹种类比较多， 有直线形、 弧线形
（含篦点压印） 等。 个别在横压竖排之间局部竖压横排之字纹， 大多数之字纹排列比较稀疏，
也有少数排列密集。 彩陶数量不多， 无法观察整体图案形状， 均为红地黑彩， 纹饰有斜线蝌蚪
纹、 勾叶纹、 平行线纹、 竖线纹、 涡纹、 宽带纹等。 其中钵以斜线蝌蚪纹、 平行线纹为主； 瓮
以宽平行线纹、 竖线纹、 勾叶纹、 三角纹为主， 施彩部位比较固定。
石质生产工具， 有磨制的桂叶形双孔石刀、 石斧、 敲砸器、 饼形器等， 还有琢制的磨盘、

磨棒等。 骨器有复合的骨柄石刃刀、 骨椎等。
对照已发表的材料， 二道窝铺遗址除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外， 不论泥质陶还是夹砂陶， 其器

型、 纹饰和彩陶图案， 均与赤峰西水泉遗址［３０］ 、 红山后遗址［３１］ 、 蜘蛛山遗址［３２］以及巴林左旗

二道梁红山遗址［３３］出土的器物存在着相同之处。 由此推认二道窝铺红山文化遗址是西拉木伦河
流域红山文化中晚期的一处重要遗址。
老牛槽沟遗址是一处文化性质单纯的红山文化中晚期遗存， 遗迹主要以房址和灰坑为

主， 未见墓葬， 其中房址 ７ 座， 灰坑 ４２ 座， 出土遗物包括陶器、 石器 （含细石器）、 骨角
器等近 ３００ 件。
房址在发掘区内呈南—北向排列 （略偏西南）， 具有一定规律， 其间距 ８ ～１０米， 为半地穴

式， 平面形状为圆角长方的 “凸” 字形， 进深多大于间宽， 面积一般在 １０平方米左右， 设有长
方形门道和室内灶坑， 门道朝向西南， 方向在 ２２５°～２５５°之间。 长方形门道位于西南壁的中部，
灶坑设在房址中部或略偏南近门道处， 有圆形和瓢形两种灶坑。 居住面用黄色草拌泥夯实后又
经熏烤， 呈板结状， 厚度在 ３ 厘米左右。 居住面上发现的柱洞一般 ３ ～４ 个， 唯 Ｆ２ 是瓢形灶，
且居住面未见柱洞。 值得一提的是， Ｆ１ 室内完好地保存了房址原有的陶器和石器的陈设位置。
Ｆ１房址的北面较密集地分布有 Ｈ４、 Ｈ５、 Ｈ２０、 Ｈ２１、 Ｈ２４， 除Ｈ４是方形外， 其他均为圆形， 灰
坑为直壁平底， 加工较为规整， 似与 Ｆ１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当视为一组建筑。 这种成组的建
筑现象还见于其他房址， 如 Ｆ４的北部集中分布有 ７个灰坑， Ｆ５南部集中分布有６个灰坑， 这种
布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形态和日常生活的景况。
遗址出土的遗物以陶、 石制品为主， 有少量的骨、 角制品。 陶制品以夹砂陶和泥质陶为主。

陶片统计结果共计 １８６０ 片， 其中夹砂陶片有 １５０５ 片， 占陶片总数的 ８０畅９１％， 泥质陶片计有
３５５片， 占陶片总数的 １９畅０９％。 常见陶器包括筒形罐、 钵、 壶、 盆、 瓮、 杯、 斜口器等。 陶色
多红、 红褐、 褐、 灰褐， 有少量灰陶。 手制， 泥圈套接， 不十分规整， 烧制火候较高。 夹砂陶
器表面装饰以压印之字纹为主， 同时还常见椭圆按压窝点纹、 划纹、 篦点纹、 席纹、 附加堆纹、
指甲纹等。 之字纹较多见直线或弧线形， 有少量篦点之字纹。 有横压竖排和竖压横排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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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种不太长的薄木或骨片工具， 以两端为支点连续压印而成。 按压纹较多使用指甲在筒形
罐口部附加泥条上施行压印。 有的在器表不规则地按压不同形状的窝点纹， 器底压印编织纹较
为普遍。 刻划纹使用不同的工具， 一种为尖细工具在器物表面随意刻划出一组划痕； 另一种用
宽扁齿状工具在器表随意刻划一种直线或弧线纹痕， 这类标本较多。 彩陶仅施用于泥质陶器上，
如钵的口部施一周红彩或黑彩， 钵、 壶的器表常见黑彩弧线纹、 几何纹或涡纹等。
石制品基本为工具类， 以打制为主， 磨制次之， 虽多已残缺， 但可以辨别出磨盘、 磨棒、

石饼、 斧、 铲、 刮削器、 砍砸器等， 制作粗糙。 斧、 砍砸器等大多以单向或双向交互打击法加
工， 有的仅刃部进行琢磨， 以刮削器和石片较多。
老牛槽沟遗址所在的科尔沁沙地西缘， 正是大兴安岭与七老图山的交接处， 地貌呈山地丘

陵景观， 附近较大的水系南有老哈河， 北有西拉木伦河， 水资源相对丰富， 较适合人类繁衍
生息。
老牛槽沟遗址出土的 Ａａ型Ⅰ式筒形罐与赤峰西水泉遗址出土的Ⅱ式大口罐 （Ｆ１３∶３０） 十

分接近， Ｃ型Ⅲ式筒形罐与西水泉遗址出土的Ⅰ式大口罐 （Ｆ１３∶７） 几乎相同； Ｂ型Ⅲ式筒形罐
与西水泉遗址出土的 Ｔ２５①∶３标本非常相类似。 此外 Ａ型钵， 如 Ｔ３７②∶２０， 造型与西水泉遗址
Ⅰ式钵 （Ｔ７②∶２０） 如出一辙。 另外， Ｆ３∶３， 外口部施红彩， 在红彩上绘黑色短斜线纹， 形制
与西水泉遗址Ⅴ式钵 （Ｈ４∶２） 几乎相同。
在可比较的遗址中， 老牛槽沟红山文化遗址与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具有最为广泛的可

比性， 两者在房屋居址或陶器特征等方面尤其接近， 特别是陶器的基本形态特征几乎相同。 赤
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在诸多有关红山文化分期的表述中， 普遍被认为是红山文化发展序列中
晚期阶段的典型， 与中原文化的庙底沟文化时代相当， 老牛槽沟红山文化遗址亦属此类遗存，
它的发现与发掘丰富了这类遗存的内涵， 使我们对此类遗存的文化面貌有了更加全面清晰的
认识。
第四阶段出现在辽西区的有红山文化的最晚一期， 即红山文化第四期及小河沿文化。
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第四期遗址有建平牛河梁、 喀左东山嘴、 凌源城子山和阜新胡头沟等，

都是与祭祀有关的遗址。 宗教祭祀专用的筒形器十分流行， 彩陶纹饰已经发生变化。
小河沿文化的出现可能要略早些， 只是到了这一时期才得到了全面发展。 与上述诸文化盛

行压印之字纹不同， 在这里夹砂陶器广泛使用拍印术， 筒形罐和盂的器表常见交叉线纹。 拍印
线纹是西部黄河流域的流行工艺， 小河沿文化的拍印线纹应当与此有关， 因此认为， 中西部地
区的某类文化对小河沿文化的形成起到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小河沿文化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
不排除由北面来的可能。

赤峰哈啦海沟墓地的发现与内蒙古敖汉旗石羊石虎山墓葬［３４］ 、 内蒙古翁牛特旗大南沟墓

地［３５］ 、 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３６］相比， 既有许多相似之处， 也存在一定差异。 其相似之处是， 墓
葬均开口于表土层下， 相互之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 大都成行排列；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 出现
了不少夹砂磨光黑陶， 器形主要是豆和筒形罐， 流行各种刻划纹饰； 有彩陶和彩绘陶， 彩陶多
为泥质红陶， 纹饰以平行线纹或平行线间饰三角纹、 半重环纹为主， 出现了蛇纹、 鸟纹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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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 随葬品中既有大量精致的生产工具， 又有大量精美的装饰品； 墓葬的上部在掩埋以后部分
经过火烧， 在不少墓葬上部的填土中发现有红烧土块。 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哈啦海沟墓地流
行长方形土坑竖穴偏洞室墓， 比较明确的有 ４２ 座， 占墓葬总数的 ８２％； 墓地中有大量的合葬
墓， 共计 １６座， 占墓葬总数的 ３１％， 其中男女合葬墓增多， 明确的男女合葬墓有 ９座， 占墓葬
总数的 １８％ （如果加上 ３座性别不明的合葬墓， 比例可达 ２４％）； 墓葬内随葬品数量多寡不一，
最多可达 ３７件 （组）， 有的甚至没有随葬品， 贫富差距拉大； 随葬品中彩陶的比例大， 占陶器
总数的 ３４％。
有关年代的比较， 哈啦海沟墓地与大南沟墓地对比， 在墓葬分布、 形制、 葬式， 还有在随葬

品方面， 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哈啦海沟墓地的 Ａａ型彩陶钵 （Ｍ３４∶２） 与大南沟墓地的 Ａ型彩
陶钵 （Ｍ２７∶６） 相似； Ｍ２７ 的年代在大南沟墓地中属于中段。 哈啦海沟墓地的 Ａｂ 型彩陶钵
（Ｍ３９∶１０） 与大南沟墓地的 Ａ型彩陶钵 （Ｍ２９∶４） 相似； Ｍ２９的年代在大南沟墓地中属于中段。
哈啦海沟墓地的 Ｂａ型彩陶钵 （Ｍ３∶６） 与大南沟墓地的 Ｃ 型彩陶钵 （Ｍ２０∶１） 相似； Ｍ２０ 的年
代在大南沟墓地中属于尾段。 哈啦海沟墓地的 Ｂａ 型彩陶豆 （Ｈ１∶１） 与大南沟墓地的 Ｂ 型彩陶
豆 （Ｍ５４∶８） 相似； Ｍ５４的年代在大南沟墓地中属于尾段。 哈啦海沟墓地的 Ａ型陶豆 （Ｍ３６∶６）
与大南沟墓地的陶豆 （Ｍ２２∶２） 相似； Ｍ２２的年代在大南沟墓地中属于尾段。 哈啦海沟墓地的
Ｃａ型陶豆 （Ｍ３６∶１） 与大南沟第二墓地老鹞窝梁区的陶豆 （老 Ｍ４∶１） 相似； 老鹞窝梁区 Ｍ４
的年代在大南沟墓地中属于尾段延续。 哈啦海沟墓地的 Ｃｂ型陶豆 （Ｍ３３∶１０） 与大南沟墓地的
陶豆 （Ｍ２８∶３） 相似； Ｍ２８ 的年代在大南沟墓地中属于中段。 哈啦海沟墓地的 Ａ 型陶筒形罐
（Ｍ１∶５） 与大南沟墓地的 Ａ型陶筒形罐 （Ｍ７１∶４） 相似； Ｍ７１的年代在大南沟墓地中属于中段后。
哈啦海沟墓地的 Ｂａ型陶筒形罐 （Ｍ３∶１７） 与大南沟墓地的 Ｂ 型陶筒形罐 （Ｍ２５∶３） 相似； Ｍ２５
的年代在大南沟墓地中属于中段。 在大南沟墓地的发掘报告中， 大南沟墓地分为三期。 如果这
一分期可信， 哈啦海沟墓地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大南沟墓地的中段和尾段时期， 可能部分达到了
尾段延续时期， 即老鹞窝梁墓地时期。
哈啦海沟墓地是继内蒙古翁牛特旗大南沟墓地和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以后大面积发掘的又

一处十分重要的小河沿文化时期墓地， 它的发现与发掘为小河沿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又一批重要
的实物资料， 丰富了小河沿文化的内涵。
近几年， 在通辽市科尔沁沙地的北缘， 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墓地和遗址， 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 从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８ 年， 连续发掘了
三年， 揭露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 清理墓葬近 ４００ 座， 如果算上被盗掘的 １００ 多座墓葬， 实有
墓葬数不少于 ５００座。 这么大规模的墓地在内蒙古东部乃至东北地区实属罕见。 该墓地随葬品
丰富， 出土陶、 石、 玉、 骨、 角、 蚌等各类遗物 １８００ 余件。 而更为重要的是， 从文化面貌来
看， 它既有小河沿文化的特色陶器， 又有与偏堡子类型极为相似的陶器， 还有自身特点鲜明的
器形和纹饰。 就随葬品文化成分的多元性而言， 这是一种尚未被认识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由于
南宝力皋吐墓地所处的科尔沁沙地北部地区， 以往田野工作比较薄弱， 尤其对史前考古学文化
的了解几乎是空白， 所以南宝力皋吐墓地的发现及相关报道， 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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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宝力皋吐墓地既含有小河沿文化、 偏堡子类型等与周邻文化相对应的成分， 又渗透有来
自北方及尚不确定的一些文化因素， 还有自身特点鲜明的陶器群。 然而， 它既不是小河沿文化
的地方变体， 也不是偏堡子类型向西传播的文化变异， 而是不同文化成分相互依存结合的多元
组合。 不同文化成分的多元组合是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构成最显著的特征， 这一特征本身即具
有特殊性， 就墓地反映的整体文化面貌而言， 与已知考古学文化相区别， 拟可确认为一种新的
考古学文化类型。
红山文化第四期迄今所知主要分布在努鲁儿虎山南北两侧和老哈河上游一带， 而比第三期

的范围有所收缩； 小河沿文化却蓬勃发展起来， 其文化遗存几乎遍布整个辽西区， 在一定范围
内呈现与红山文化晚期重合分布的形势。 这里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在发
生的根源上是有差异的， 这也很可能造成二者之间产生对立甚至相互排斥的局面。
观察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四个阶段， 它们的主体因素基本上体现了同一谱系的承上

启下关系。
进入青铜时代， 曾经普遍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非常广大， 既包括燕山以北的西

辽河水系区， 又包括燕山以南的海河水系区及滦河流域。 但是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就有人提
出， 燕山以南的大坨头类型属于一种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性质有别的考古学文化， 应从该文化中
分离出来。 后来的研究者从燕山地区夏商时期陶鬲谱系研究的角度出发， 也提出燕山南麓夏商
时期的遗存不宜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观点［３７］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随着材料的不断增多， 越
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同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差异， 应当分
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３８］ 。 从目前的情况看，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西起七老图山、

东至医巫闾山， 北抵西拉木伦河北侧， 南到承德—平泉一带。 其分布的中心区大致包括西辽河
上游支流老哈河、 教来河流域和大、 小凌河流域。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渊源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的意见： ①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具有中原地区

晚期龙山文化的某些特征， 当系中原龙山文化的地方变种［３９］ 。 ②认为西辽河水系区的原始文化

自成系统，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体因素应来自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系统［４０］ 。 多数学者已初步
认定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的年代大致在距今 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年之间， 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至早商
时期。
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是继辽宁省北票市康家屯 ［４１］ 、 赤峰市喀喇沁旗大山前［４２］ 、 敖汉

旗大甸子遗址［４３］之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领域又一项重要考古发现。
二道井子遗址是发现房址数量最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遗址， 清理的绝大多数房址均

保存得非常完整， 有的房址 （如 Ｆ７５） 墙体保存的高度达到了 １７５ 厘米， 这在同类遗址中极其
罕见， 房址内发现的排气口 （瞭望孔）、 还保留过梁的门道及其他的附属设施， 极大地丰富了
我们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屋建筑技术的认识， 特别是遗址普遍存在的诸多房址在同一位置相互
叠压的现象， 既反映了其建筑方式的特殊性， 也为阐释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堆积深厚的原因提
供了有益证据。
整个遗址面积达 ２７ ０００平方米， 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小型聚落， 环壕与城墙是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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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设施。 二道井子遗址城墙加厚的方法与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土墙建筑的方法如出一辙， 但前
者主要采用堆砌的方式， 而后者则以夯筑为主。 二者建筑方法的差异， 反映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建筑技术的多样性。 环壕的修筑与城墙密切相关， 为适应城墙修筑的需要不断拓宽加深环壕的
现象， 目前仅见于二道井子遗址， 但随着今后工作的开展， 这种现象在同类遗址中应具有一定
的普遍性。
二道井子遗址出土的筒形鬲 （Ｈ１７∶１） 与大甸子 Ｍ４３７∶２ 鬲相同， 甗 （Ｆ７１∶１） 与大山前

Ｔ４１３⑨∶１１同类器形态相近， 故本遗址年代应与大甸子墓地一期及大山前遗址 Ｔ４１３⑨层为代表
的单位年代相当。
二道井子遗址文化内涵单纯， 文化堆积深厚， 建筑遗迹保存完整， 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

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由环壕、 城墙、 院落、 房址、 窖穴、 道路等遗迹入手， 可以考察这一
遗址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变化， 进而复原整个遗址始建、 修缮、 扩建、 重建直至最终废弃的
过程。
三座店遗址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山城类型， 该遗址基本未被后世扰动破毁， 遗迹间也不存

在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 因而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它的初始状态。 此外， 从出土遗物看， 其时代
应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晚期， 从遗迹所处的层位分析， 其布局基本属同一平面。 全面地揭露清
理这处遗址， 对于聚落考古研究来说， 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的性质， 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 以前普遍认为是具有防御性质

的聚落遗址， 近年又有学者提出祭祀说的新观点，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三座店遗址所能提供的发掘资料， 应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赤峰境内的英金河和老哈河水系发达， 支流众多。 沿河的两侧台地以及附近的山头上， 分

布着密集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无论数量和类型都甚为可观。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９０年代， 通
过对阴河沿岸和半支箭河中游的考古调查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经过发掘的遗址有十
几处， 其中也不乏像大甸子和大山前那样经大规模发掘的遗址， 但像三座店这样的山城遗址，
鲜有大规模发掘， 仅从这一点看， 三座店遗址的发掘， 无疑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赤峰市敖汉旗西粉房遗址只清理了一座残破的房址和一些灰坑， 遗物不甚丰富， 但这些遗

迹遗物表现出来的特点， 都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趋向一致， 特别是饰细绳纹的甗、 算珠状或蒜头
形纺轮、 石铲、 弧背双孔石刀、 双孔石刀等， 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器物， 与广泛地分布
于这一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完全一致， 因而西粉房遗址是一处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主体
的文化遗存。
其中的 Ｈ２８出土有较丰富的陶器， 这些遗物的特征， 与上述文化内涵迥然不同， 均为夹砂

陶， 手制， 胎体厚重， 火候较低， 胎质较粗， 器型以厚叠唇的罐最多。 从这些陶器的特征来看，
应属于战国中晚期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遗存。
此外， 发现的 １５座鲜卑族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无葬具， 头向西北， 多数仰身直

肢， 屈肢的只有 Ｍ３， 二次葬只有 Ｍ８， 随葬陶器以侈口舌状唇壶和小罐、 纺轮为主， 铜臂钏、

铜指环等饰品使用较普遍， 这与发现于通辽市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地［４４］ 、 科左后旗新胜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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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墓地［４５］有明显的一致性。
历史上敖汉旗属于东部鲜卑的传统分布区， 因而这些鲜卑墓葬应与东部鲜卑关系密切。 此

次发掘我们没有发现明确的纪年物品， 但在当地的老乡手中就有从此墓地的墓葬中挖出的东汉
“五铢” 钱， 通过这些信息， 结合出土的物品， 我们认为这些鲜卑墓葬的时代大致在东汉—魏
晋时期。
通辽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村北发现的一批墓葬， 从数量不多的出土陶器来看， 其质地、 造

型以及纹饰特征等均与东北地区一些鲜卑墓葬出土的陶器十分类似， 例如同内蒙古海拉尔市新
巴尔虎左旗的伊和乌拉鲜卑墓［４６］ 、 额尔古纳右旗七卡鲜卑墓［４７］ ， 通辽市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

墓［４８］ ， 赤峰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鲜卑墓［４９］以及兴安盟科右中旗的北玛尼吐鲜卑墓［５０］出土的陶

器有许多共同之处， 因此确定南宝力皋吐村北发现的这批墓葬为鲜卑墓葬。
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出土的 Ａ型壶与北玛尼吐出土的Ⅱ式和Ⅲ式壶、 伊和乌拉出土的侈口舌

状唇壶、 六家子出土的侈口舌状唇壶、 十二台乡砖厂采集的矮领侈口壶十分接近或相同， 其纹
饰风格如出一辙。 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出土的侈口罐， 其形状和纹饰与十二台乡砖厂采集的大口
展沿罐、 南杨家营出土大口罐基本相同。
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的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有少量平面呈梯形， 即一头宽一

头窄， 这与伊和乌拉 Ｍ２、 七卡 Ｍ３的形制完全一致。 此外大量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与北玛尼吐鲜
卑墓的大多数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完全相同。 总之， 南宝力皋吐鲜卑墓的墓葬形制、 方向、 随葬
品以及葬式与以往东北地区发现的许多鲜卑墓大同小异。
有研究者将东北地区以往发现的大多鲜卑墓进行过综合研究 ［５１］ ， 这里罗列的各地鲜卑墓葬

材料在其中多有收集。 按照其列表分期， 本文所采用资料分列其中一至三期， 第三期的年代下
限定在 “２５８年力微迁都盛乐”， 如果此说不谬， 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的年代当在 ２ ～３ 世纪
中叶。
通辽市伊和浩坦塔拉遗址位于科尔沁左翼后旗阿都沁苏木伊和浩坦塔拉村东北约 ０畅５公里

处， 西北距通辽市科尔沁区 ６５公里。 遗址东西长约 １畅５、 南北宽约 １ 公里， 发掘地点处在林带
与耕地之间。 地表东北高西南底， 长年的农事活动对遗址破坏很严重， 地表上有大量的陶片、
沟纹砖、 板瓦等遗物。 这一地段的地貌呈沙地， 往北是辽河流域的平原地带。 根据发掘遗迹现
象和出土遗物综合分析认为， 该遗址初建于辽代中晚期， 沿用至清代晚期， 未发现金、 元时期
遗物和遗迹。 因此认为该遗址第一期文化是辽代中晚期遗存， 随着辽代的灭亡， 本遗址也被废
弃。 晚清时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 本遗址迎来了它的第二期文化， 即晚清时期文化。 该遗址的
发掘， 为了解这一地区游牧民族的生产、 生活等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尼尔基金代边堡平面呈方形， 门向东正， 迎着宽阔的嫩江， 与七家子村的主副金界壕组成

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设施， 应是当时驻军之所。 金代界壕在大兴安岭东、 西部各有一条， 其中
岭东筑有 ４条， 分别是： 东北路、 临潢路、 西北路、 西南路。 东北路界壕是最东端的起点， 它
从嫩江西岸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七家子村附近起建， 西端到霍林河畔为止， 全长 ５００公里。
在呼伦贝尔市境内的岭东界壕即指嫩江西岸起点到扎兰屯哈多河乡的一段界壕， 长约 ２５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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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岭东界壕东南侧排列有 ２４座边堡， 其中 １、 ２号边堡在呼伦贝尔市境内， 此次发掘的边堡即 １
号边堡。
边堡内遗迹主要有房址、 灰坑、 路、 沟、 单体灶坑等。 在发掘区内共发现灰坑 ９４ 个， 其中

第一期有７６个， 第二期有 １８个。 房址共发现 ３３座， 其中第一期 ２６个处， 第二期 ７处。 单体灶
坑 １０个， 其中第一期 ４个， 第二期 ６个。
第一期遗存出土遗物以陶、 瓷器为多， 另有铁器、 铜钱、 骨角器、 石器等。 陶器数量大于

瓷器， 以泥质灰陶为主， 器型主要是盆、 罐， 有少量瓮、 壶、 甑、 箅、 钵、 陶球、 纺轮等， 泥
质红陶网坠出土最多。 陶器中的 Ａ型盆、 Ｃ型盆、 Ｄ型盆、 Ａ型罐、 Ｂ型罐、 Ｃ 型罐、 Ｃ型瓮、
箅等在察右后旗头道弯古城中均能见到相同器型［５２］ 。 瓷器主要是白瓷， 有少量黑瓷。 白瓷中有
一种质地特别精细， 坚硬且火候高， 胎质洁白、 细腻， 釉面光润， 制作规整， 是典型北方定窑
白瓷； 还有一种白瓷胎质粗糙， 胎色米黄， 釉质粗， 含杂质， 有剥落， 釉色白中闪黄， 个别有
铁锈花纹， 是北方磁州窑系产品。 黑釉瓷大多为磁州窑产品。 器型多为碗、 罐、 盆、 盘等。 第
二期遗存出土遗物主要是青花瓷器， 有少量陶器、 铁器、 铜器、 料器等。 青花瓷器有碗、 盘、
碟、 盅、 勺等， 多为细白瓷胎， 胎质坚硬， 釉色光润， 青花发色鲜亮。 还有少量粗瓷盆、 瓮等。
瓷碗以青花为主， 另有素面单色豆青釉、 祭蓝釉、 粉彩及仿哥釉等品种， 绝大多数是景德镇民
窑产品。 青花葵纹碗、 花草纹碗、 锯齿纹碗、 “寿” 字碗和祭蓝釉碗、 碟等， 胎质细白坚硬， 青
料发色淡雅， 个别有晕散， 为雍正青花之特征。 有小黑点、 细碎花草等图案特征， 如花篮、 穿
云龙纹等， 均为清代嘉庆时期青花瓷器的特点。
该城堡依地势筑于靠坡临河的嫩江西岸台地上， 东墙正中开门， 且有瓮城建筑。 从城门入

城后， 有由东向西的街道， 房址基本分布于街道的南北两侧， 如路东的 Ｆ１２、 Ｆ１５、 Ｆ２２、 Ｆ２９、
Ｆ３０、 Ｆ３１为一排； 路西的 Ｆ１、 Ｆ３、 Ｆ２３、 Ｆ２４ 为一排。 从出土数量较多的铁镞就可证明其城堡
的军事性。 城堡中房址不太密集， 遗物也不很丰富， 可见该城堡的使用时间不长， 从出土的货
币情况就可证明。 出土货币中最早的是北周的 “五行大布”， 最晚的是北宋的 “崇宁通宝”， 较
多的是唐宋钱币， 从这些货币组合上看出， 该城堡建于金代早期， 金立国之初， 还未颁行本朝
货币之前， 仍沿用前朝旧币货币政策。 从 Ｈ６出土的 ７件铁农具可看出， 边堡中的军士在守城的
同时， 还从事农业生产。 同时大量的网坠、 鱼骨及兽骨也反映了边堡军队生活中， 渔猎与畜牧
经济占有相当比例。
第二期遗存中的一组四合院落建筑群， 根据其建筑特征及出土文物应为清代中期的建筑遗

迹。 枟达斡尔族志略初稿枠 之 枟遗迹枠 （孟希舜著） 记载， 此边堡内的清代建筑应为道光二年所
建的关帝庙。 通过发掘， Ｆ２５是该建筑群的主体部分， 坐北朝南， 用方砖或长方砖铺地， 在倒
塌的墙土堆积中， 发现原墙壁抹有草拌泥， 泥面上有彩绘， 说明原墙壁有彩绘壁画。 特别是在
房内北部正中紧挨北墙建有一个砖包土心平台， 在平台两侧设有固定的设施， 还发现有彩绘的
桦树皮残片， 南墙正中开门， 门外有台阶， 其建筑规格明显高于 Ｆ２１ 和 Ｆ２７ 两座房址。 根据这
些遗迹现象分析， 推断该组建筑用于庙宇的正殿陈祭， 是否为关帝庙则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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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出土的大量青花瓷器看， 庙宇建废时间上限在康熙时期， 下限在嘉庆时期。 出土的清代
钱币也仅见乾隆通宝和嘉庆通宝， 而不见道光通宝。 虽未见康熙通宝钱， 但存有较多的康熙时
期的瓷器， 但大宗瓷器所反映该建筑的主要活动时期在乾嘉时期。 从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 年）
起， 达斡尔人开始从黑龙江北岸迁居嫩江流域， 清朝将其编为 ３ 个扎兰［５３］ 。 康熙七年 （１６６８
年） 将达斡尔人编为 １１个佐， 设佐领统辖。 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年）， 又将达斡尔人编入八旗
兵， 康熙二十三年在布特哈地区置 ３个扎兰、 ５个阿巴［５４］的基础上， 设布特哈［５５］总管衙门于尼

尔基宜卧奇屯子。
有关金代城堡及界壕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往做过一些调查、 试掘工作， 讨论文章亦发表不

少。 对于金代城堡的大面积考古发掘这还是第一次。 该城堡的大面积考古发掘， 为弄清当时城
堡的建筑布局、 功能、 经济生活以及后世的沿用等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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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翁牛特旗赛日乌苏小乌力吉山遗址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赤 峰 市 博 物 馆

翁 牛 特 旗 博 物 馆

２００５年夏， 为配合赤大白铁路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小组， 在
其沿线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该遗址。

一、 遗 址 概 况

赛日乌苏隶属赤峰市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花果营子嘎查， 坐落于下山湾河北岸 ４００ 米外
的沙漠之中。 遗址位于赛日乌苏村民组北 １畅５ 公里的中德项目援助区内， 小乌力吉山的阳坡上
（图一）。 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１１８°５３′８５５″、 北纬 ４２°３０′４２３″， 海拔 ６４４ 米。 地表风蚀出条
状， 遗址直接暴露于生土之上， 总体面积不详， 现地表遗物分布范围 １２ ０００ 平方米， 暴露出大
量石器及少量的夹砂陶片， 采集标本百余件 （彩版一， １）。 部分压在 １畅５ ～２米厚的沙土下， 从
断面可看出有一层厚约 ５厘米的黑色土层， 该层即为当时人类活动时留下的文化层。 铁路线从
遗址东 ６０米处通过。

二、 遗　　物

1畅陶器

　　采集陶片较少， 共 ３片。 其中 １片是筒形罐口沿， 另 ２ 片是器物腹片。 陶质为夹砂陶， 内
外器表压抹光滑， 不露砂粒。 纹饰较为简单， 即平行斜线纹和交叉斜线纹。
筒形罐　１件。 ０５ＣＷＸ采∶１ （以下简称 “采∶１”， 依次类推）， 口沿残片， 敞口方唇， 口沿

下有一周附加堆纹， 在堆纹上有斜向平行划纹。 残片长 ７、 宽 ６畅５ 厘米 （图二， ４； 彩版二八，
１）。

腹片　２件。 夹砂黄褐陶， 采∶２， 饰交叉斜线纹， 长 ９畅６、 宽 ７厘米 （图二， １； 彩版二八，
２）。 采∶３， 器表划出微弧状线纹， 长 １０、 宽 ６厘米 （图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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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2畅石器

采集石器数量多， 石料为粗砂质岩和细砂质岩、 燧石等， 种类有砍砸器、 尖状器、 锄形器、
磨盘、 磨棒、 石核、 石叶、 石片、 划线石等。 石器中以石核和砍砸器为主。 石器的制法有打制、
磨制、 打磨结合、 压削、 琢制等几种方法， 以打制、 琢制和压削为主。
石核　根据采集石核的形状， 可以知道当时人类打制石片或石叶时都是在台面上选择一点，

用间接打击法敲击下石片和石叶。 剥落下的石片或石叶下端多向破裂面弯曲， 使石核的一端变
得越来越细。 根据采集石核形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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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陶、 石器
１、 ２畅腹片　３、 ６、 ７、 １０畅ＡⅠ式石核　４畅筒形罐　５、 ８、 ９、 １２、 １５、 １７畅ＡⅡ式石核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８、 １９畅ＡⅢ式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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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型　以砂质岩为主， 灰燧石次之， 台面多呈椭圆形， 边缘多呈锯齿状锐棱。 石核的顶端
台面齐平， 下端尖锐。 从核体上剥落石片和石叶的痕迹看， 核体上布满剥落石片后留下的疤痕，
有的核体上留有剥落石片或石叶失败而留下的断痕， 个别核体上留有自然岩面， 该型可分为
三式。

Ⅰ式： ４件。 砂质岩， 锥状体。 采∶３５， 浅灰色， 台面略显不平， 下半部有一剥落石片留下
的大凹坑。 高２畅９、 台面直径３ ～３畅５厘米 （图二， ６）。 采∶６４， 浅灰色， 台面呈半圆形， 平整光
滑， 剥落石叶的痕迹较均匀。 高３、 台面直径２畅２ ～３畅５厘米 （图二， ３）。 采∶７７， 灰黄色， 台面
近圆形， 略显不平， 核体的侧边较直。 高２畅４、 台面２畅４ ～３厘米 （图二， ７）。 采∶１７， 灰色， 台
面稍有不平， 核体上有大小不等的剥落痕。 高 ２畅２、 台面直径 ２畅５ ～３厘米 （图二， １０）。

Ⅱ式： ６件。 砂质岩， 柱状锥形， 核体上半部呈柱状， 下半部呈锥状。 横断面多呈椭圆形，
有的石核仅剩一小部分。 采∶５７， 台面平整， 下端有较大的破裂面。 高 ２畅９、 台面直径 ２畅５ ～３厘
米 （图二， ８； 彩版二八， ３）。 采∶４， 青灰色， 核体的一部分被劈掉。 高 ２畅９、 台面直径 １畅６ ～
１畅８厘米 （图二， １２）。 采∶１６， 浅灰色， 台面平整光滑。 高 ２畅６、 台面直径 １畅５ ～１畅８ 厘米 （图
二， ５）。 采∶５３， 现残存锥体的一半， 台面平整。 高 ２畅５、 台面直径 ０畅７ ～２畅５厘米 （图二， ９）。
采∶１３， 浅黄色， 核体的上部残存较多剥离石叶的断痕。 高 ２畅３、 台面直径 １畅５ ～１畅８ 厘米 （图
二， １７）。 采∶８９， 黄色， 核体较小， 横断面呈不规则的扁圆形。 高 １畅６、 台面直径 １畅３ ～２畅１ 厘
米 （图二， １５）。

Ⅲ式： ６件。 石料为燧石， 长柱状锥体， 台面经过加工， 有的较平， 有的倾斜， 有的在台
面附近留有剥落石叶时留下的断痕。 采∶１５， 乳黄色， 上台面倾斜， 下有一小台面， 核体的断面
为半圆形。 高３畅３、 台面直径 １畅１ ～２厘米 （图二， １８； 彩版二八， ６）。 采∶３４， 青灰色， 现残存
大半个核体。 高 ３畅３、 台面直径 １畅７ ～２畅５厘米 （图二， １１； 彩版二八， ４）。 采∶１８， 青灰色， 石
核的上端面残存一小部分。 高 ２畅５、 台面直径 ０畅８ ～１畅８ 厘米 （图二， １９）。 采∶２６， 乳黄色， 核
体上有部分自然岩面。 高 ４、 台面直径 １畅２ ～１畅５ 厘米 （图二， １６）。 采∶２０， 青色， 台面平整。
高 ３畅５、 台面直径 １畅３ ～１畅６厘米 （图二， １４； 彩版二八， ５）。 采∶２３， 黄色， 上台面平整， 下有
一小台面。 高 ２畅７、 台面直径 １畅１ ～１畅４厘米 （图二， １３）。

Ｂ型　以砂质岩为主， 燧石次之。 半锥体， 石核有两个台面， 其中一个台面明显小于另一
个， 核体周边留有剥离石片和石叶留下的痕迹。 该型可分为四式。

Ⅰ式： ９件。 核体稍高， 上台面较大， 下台面较小， 形体较丰满。 采∶２７， 浅黄色， 上下台
面平整， 均向一个方向倾斜， 靠近下台面有三处大的剥落痕。 高 ２畅９、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８ ～２畅２ 厘
米 （图三， １）。 采∶６７， 灰色， 上台面不平， 核体下部有一破裂面。 高 ３畅１、 上台面直径 ２畅７ ～
３畅６厘米 （图三， ２）。 采∶５４， 浅灰色， 台面略显不平。 高 ３畅３、 上台面直径 ３畅４ ～３畅９ 厘米 （图
三， ３）。 采∶３４， 浅灰色， 上台面平整， 下台面较小。 高 ２、 上台面直径 ２ ～２畅７ 厘米 （图三，
４）。 采∶７， 深灰色， 上台面不平整， 下台面呈一窄条。 高 ２畅５、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５ ～１畅６ 厘米 （图
三， ５）。 采∶１９， 浅灰色， 下台面较小。 高 １畅７、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１ ～１畅３厘米 （图三， ６）。 采∶４０，
青灰色， 上台面略显不平， 下台面平整光滑。 高 ２畅２、 上台面直径 ２畅９ ～３畅５厘米 （图三， ７；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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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二九， １）。 采∶５８， 青灰色， 石料自身带有花纹， 上台面平整光滑， 下台面不平。 高 ３、 上台
面直径 ２畅２ ～３畅９厘米 （图三， ８）。 采∶１０， 浅黄色， 核体上台面留有剥离石叶时留下的击点。
高 １畅６、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４ ～１畅５厘米 （图三， ９）。

Ⅱ式： ６件。 砂质灰岩和灰燧石兼有， 扁平锥体， 高度略小于台面直径。 采∶４９， 上、 下台
面平整， 稍有倾斜。 高 ３畅５、 上台面直径 １ ～２畅１ 厘米 （图三， １０）。 采∶４４， 黄色， 上台面平整
光滑， 呈黑色 （自然色）， 下台面不平。 高 １畅２、 上台面直径 ３畅５ ～４ 厘米 （图三， １１； 彩版二
九， ３）。 采∶５０， 乳白色， 上、 下台面略显不平。 高 ２畅３、 上台面直径 ２畅４ ～３畅８ 厘米 （图三，
１２）。 采∶３９， 青灰色， 上台面平整， 下台面略显不平。 高 １畅４、 上台面直径 ２畅５ ～２畅８ 厘米 （图
三， １３）。 采∶３３， 扇面状残核体， 青灰色燧石， 台面上有压出的剥落痕， 扇面上有剥落石叶留
下的痕迹。 残高 ２、 上台面直径 ２畅４ ～３畅４厘米 （图三， １４）。 采∶１２， 灰黄色， 上台面不平， 下
台面稍斜， 核体的一侧中部有一大的破裂面。 高 １畅６、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８ ～２畅１厘米 （图三， １５）。

Ⅲ式： ５件。 砂质灰岩， 核体较大， 形体扁矮， 横断面似椭圆形。 采∶７６， 浅黄色， 台面剥
落时部分地方下凹。 高 ２、 台面直径 ２畅７ ～５畅５ 厘米 （图三， １６）。 采∶６５， 浅黄色， 台面为自然
岩面。 高 ２畅４、 台面直径 ２畅７ ～４畅４ 厘米 （图三， １７）。 采∶９４， 灰黄色， 上、 下台面均不平整。
高 ２畅１、 上台面直径 ３畅４ ～３畅９厘米 （图三， １８）。 采∶３６， 黄色， 上台面平整光滑， 下台面因剥
落石叶而成一条脊线。 高 ２畅１、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３ ～３畅７ 厘米 （图三， １９； 彩版二九， ４）。 采∶３１，
浅黄色， 上台面平整， 下台面倾斜。 高 ２畅２、 上台面直径 ２畅２ ～２畅９厘米 （图三， ２０）。

Ⅳ式： ２件。 砂质灰岩， 不规则的半锥体及不规则梯形。 采∶７４， 浅黄色， 上台面上保留着
剥落石叶时的弧纹， 下台面倾斜。 高 ２畅７、 上台面直径 ２畅９ ～４畅８厘米 （图三， ２１）。 采∶４７， 浅
黄色， 上、 下台面平整光滑， 且向一个方向倾斜。 高 １畅５、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８ ～３畅４ 厘米 （图三，
２２）。

Ｃ型　高柱体石核， 灰燧石。 形体细长， 台面较小， 根据核体可分为三式。
Ⅰ式： ６件。 底部较圆， 高大于台面直径， 核体上有剥落石叶时留下的劈痕和断痕， 一个

台面较平， 另一个台面稍斜。 采∶２１， 高 ２畅４、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９ ～２畅３ 厘米 （图四， １）。 采∶３０，
青灰色， 上台面平整， 下台面倾斜。 高２畅２、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３ ～２畅７厘米 （图四， ２）。 采∶９３， 黄
色， 上台面平整， 下台面窄小倾斜， 核体上部有一凹坑。 高 ３畅２、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４ ～２畅１ 厘米
（图四， ３）。 采∶６， 黄色， 高 ２畅４、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１ ～１畅８ 厘米 （图四， ４； 彩版二九， ２）。 采∶

６３， 浅灰色， 上台面平整， 下台面倾斜。 高 ２畅２、 上台面直径 ０畅９ ～１畅２厘米 （图四， ５）。 采∶９，
青灰色， 高 ２畅１、 上台面直径 １ ～１畅１厘米 （图四， ６）。

Ⅱ式： ２件。 灰燧石， 扁柱体， 形体较矮， 台面经修整， 台面直径大于高度。 采∶４１， 上、
下台面均不平。 高１畅７、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３ ～２畅９厘米 （图四， ７）。 采∶５１， 灰黄色， 上、 下台面平
整光滑， 核体上有两处裂面。 高 １畅９、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６ ～２畅５厘米 （图四， ８）。

Ⅲ式： １件。 灰燧石， 扁方形， 横断面近长方形， 在两个较窄的竖面剥落石叶。 采∶８０， 青
灰色， 上、 下台面均凹凸不平， 下台面和一侧均残缺。 高 ４畅９、 上台面直径 １畅７ ～４畅９ 厘米 （图
四，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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